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中 州 学 刊 Ａｐｒ．，２０１８
第 ４ 期（总第 ２５６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４

【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

刘 星 营

摘　 要：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比较频繁，数量规模较大，人口迁徙的引发因素较多，主要有战争、政治、
自然灾荒等原因。 突厥移民主要分布在北部沿边地带，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已经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口互迁，文化互化，突厥移民的衣食住行及婚丧习俗也在潜移默化。 人口迁徙过程中，人作为文化符号的载体，
促进了文化信息的传播，有利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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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时期突厥与内地（隋唐行政辖区范围）的

人口迁徙次数比较多，规模较大，影响深远。 关于古

代突厥人口方面的研究，如突厥汗国不同时期的人

口数量规模变化、人口的结构、分布等，已经有学者

做了一些研究①，但还有不少具体问题，如：隋唐时

突厥与内地之间人口的迁移原因、迁移过程、移民分

布、历史影响等，有待作进一步探讨。

一、内地人口向突厥地区的迁徙

隋唐时期，内地人口迁入突厥，有政治性、军事

性、自发性等多种形式，这些内地移民长期定居突厥

地区，给突厥人的社会生活带去了新变化。
１．政治性移民

政治性移民主要是公主和亲时带去的大量随从

以及因和亲引起的不同部族的人口合并。 中原封建

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和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

彩，绝非一桩两情相悦的爱情与婚姻。 中原王朝总

是将之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以稳定周边地区

的民族政权，维护睦邻之间的友好关系。 隋唐王朝

和突厥之间的“和亲”几乎没有停止过。 每次和亲，
都会伴随一定的文化和技术交流。 如开皇十七年

（５９７），“突利（启民可汗）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

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②。 六礼指冠礼、婚
礼、丧礼、祭礼、乡饮酒和乡射礼、相见礼。 中原礼仪

文化传入突厥，被突厥接受和推崇。 此外，由于和亲

的影响，还会引起部落之间的人口迁移，如开皇十九

年，“安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启民

可汗），部落归者甚众”③。 因为和亲导致其他一些

部落归入突厥，引起了部族间的人口迁移。 再如贞

观二十年（６４６）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

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
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④。 因为和亲，此五国全

部并入突厥，其人口纳入突厥管理，同属一国的各族

人民之间的来往会更加频繁，经济文化的交流更进

一步。
中原王朝与突厥之间的“和亲”，不只是一位公

主迁入突厥民族居住区，而是有相当数量的人群以

公主的奴仆、护卫、工匠的身份甚至以聘礼等方式伴

随和亲公主一起进入突厥。 这些随从多数有较高的

文化素质或者一技之长，甚至超高才艺，他们带去的

不仅是本身生物学上的自然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身

上携带着较高的文化符号，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传播

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共同进步。 这些人口中有

一些几代人都留在突厥，结婚生子，安家落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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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突厥人共同生活，互相影响。
２．战争移民

战争移民主要是指突厥从内地掳掠人口。 突厥

在战争中进行的人口掠夺，造成的结果也是一种人

口流动，属于被动的人口迁移。
隋唐时期，突厥入寇中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掠

夺土地和夺取政权，而是掠夺人口、牲畜和财物，所
掠之人大多沦为突厥人的奴隶。 战争中被突厥掠夺

的人口数量，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记载，但在文献中

隐约可显。 如唐高祖武德三年（６２０）六月，突厥处

罗可汗至并州，“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⑤。
同年，莫贺咄设侵扰凉州（今甘肃威县一带），“掠去

男女数千人”⑥。 武德五年，突厥“颉利攻围并州，
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⑦。 武则天

万岁通天元年（６９８），后突厥默啜可汗拒绝武延秀

纳突厥公主，挑起战事，动用几十万兵马恣意杀戮掳

掠数十万唐朝良民。 “俄进攻定州，杀刺史孙彦高，
焚烧百姓庐舍，虏掠男女，无少长皆杀之”，“军未发

而默啜尽抄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从五回道而

去，所过残杀，不可胜纪”。⑧还有投降突厥的将领，
带去不少部众，如建德六年（５７７）二月，“周将宇文

神举军逼马邑，绍义遣杜明达拒之，兵大败。 绍义

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众三千家，令
之曰：‘欲还者任意。’于是哭拜别者大半。 突厥他

钵可汗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反齐人在北者悉

隶绍义”。⑨三千家去其半，也有一千五百众之多。
隋末有些距突厥较近的北部州郡长官为求自保，投
附突厥部落，如 “刘武周自称太守， “遣使附于突

厥”。⑩武德六年，苑君璋的部下高满政“怀归国之

计，遂举兵以袭，君璋觉变，方奔突厥，满政斩君璋之

子，以城来降”。 这部分人口有的北奔突厥，有的

归附唐朝。
３．其他方式移民

其一，将女妓，宫女作为给突厥的贿赂，也可以

看作是人口迁移的一种。 如隋文帝欲废大义公主，
唯恐都蓝可汗不从，于是“遣奇章公牛弘将美妓四

人以啗之”。 刘武周为了附于突厥，曾在 ６１７ 年

“袭破楼烦郡， 进取汾阳宫， 获隋宫人， 以赂突

厥”。 武德元年八月，唐高祖李渊“遣郑元璹以女

妓赂始毕可汗”。 虽然史料没有详细记载女妓数

量，但此类人员入突厥，是不可能再回中原的。 “诸
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其二，因为生活所逼、避难、亡命所造成的人口

迁移。 如：开皇七年， “时有流人杨钦亡入突厥

中”。 “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

城隶于突厥。”“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位，
华人多往依之。 契丹、 室韦、 吐谷浑、 高昌皆役

属。”隋末，义成公主“从弟善经，避乱在突厥”。
“咸亨中”，“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
之降户”，“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

硕、农器三千事以与之”。另外，还有不少人因不堪

“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而流移西域。 “然衣

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衣冠”
应当是指北方各道州的官僚士大夫。

二、突厥人口向内地的迁徙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突厥的人口迁徙过程是双

向互动的，不但内地人迁往突厥，也有大量突厥人流

向内地，迁移人口数量规模与内地迁入突厥相比较

多，迁移次数频繁。
１．战争引发的人口迁移

隋朝时因突厥战败内迁的人口很多，如：开皇六

年，契丹诸部互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 其

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叛高丽，率众内附隋朝，隋文帝

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 渴奚那颉之北约

在今赤峰市。 开皇十七年，突厥悉众而至，被隋军打

败，突厥降者万余家，隋文帝命赵仲卿将突厥降民处

于恒安。恒安在今山西大同。 该年在突厥与隋交

战中迁移内地的人口三万多家，十余万人。 开皇十

九年，突厥内部骚乱，不久，隋文帝封突利为“意利

珍豆启民可汗”，为其筑大利城，迁其部落处于河南

之地，“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

之地”，大量突厥部人南迁“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
人民羊马，遍满山谷”。这次突厥内乱移入内地居

民，大部分至于河南洛阳等地。 仁寿元年（６０１），
“是岁，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 步迦寻亦

大乱，奚、霫五部内徙”。 大业三年（６０７），隋将韦

云起领护突厥兵讨击契丹，“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
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

唐朝时突厥人因战事内迁移民的人口数量规模

要比隋朝大得多。 如贞观四年（６３０），“突厥思结俟

斤帅众四万来降”，突厥苏尼失督部落五万家，建
牙于灵州西北，颉利被俘后，“尼失举众来降，漠南

之地遂空”。 这次移民，可以说是全族迁徙至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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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东突厥灭亡之后，“思结俟斤以四万众降，可
汗弟欲谷设奔高昌，既而亦来降”。 突厥“颉利之

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

众”，“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贞观十九年，拔
灼发兵寇河南，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与田仁会诱

其深入，俘虏数万之众。贞观二十年，延陀部落骚
乱，“李世勣至于都斤山”，“虏男女三万人”。薛延
陀国灭，碛北遂定，“置祁连州处其余众”。 突厥

向内地的移民，大部分是举族而来，至少万余之众，
数量是相当多的。 对于这种移民，隋唐政府基本都

是全部接纳并安置。
２．其他因素引发的人口迁移

其一，突厥以“和亲”方式来华的妇人。 如突厥

默啜时，“诏淮阳王武延秀聘其女为妃”。 又如武

则天长安三年（７０３）“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

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其二，突厥以“质子”形式进行的人口迁移。 如

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生擒颉利送于京师”，“仍
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又如：突厥别部

的车鼻可汗被唐军所俘之后，唐高宗“数其罪面赦

之，拜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处其余众于郁督军

山，置狼山都督以统之。 车鼻长子羯漫陀先统拔悉

密部，车鼻未败前，遣其子菴铄入朝，太宗嘉之，拜左

屯卫将军，更置新黎州以统之”。
其三，突厥部族以“归附”为名义的人口迁移。

如：开皇四年，“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降隋。 庚

戌，（隋文帝）幸陇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

降”。 仁寿元年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
降”。 仁寿三年，漠北十余部落尽背达头归附隋

朝，“有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

部落，请来降附”。 武德四年，隋大业末年归附于

突厥的李子和有众二千余骑，“拔户口南徙，诏以延

州故城居之”。
其四，因灾荒引发的突厥移民。 如：贞观三年，

颉利国内大绥，用度不济，内外多叛。 “十二月，突
利可汗及郁射设、荫奈特勤等，并帅所部来奔。”垂

拱三年（６８７），后突厥连年遭受大旱灾害，“野皆赤

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八九”，“掘野鼠，
食草根，或自相食”。大批饥民被迫南逃投唐求生。
贞观年间内迁的人口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

三、内迁突厥移民的分布

隋唐王朝对突厥内迁人口的安置区域东起河北

道营州，西至陇右道凉州，相当广阔。可以说，在隋

唐行政管辖区域的北部沿边各州，几乎都有突厥移

民分布。 突厥移民主要分布地区有六处，分别是：河
北道北部（营州、幽州），河东道北部诸州（云州、朔
州、代州），关内道之河南地（胜州、夏州、灵州等），
关内道之黄河以北地区（云中、丰州），都城长安和

陇右道东部的一些府州。
其一，河北道北部的营州和幽州，是安置东北方

各民族移民的主要区域。 营州（今辽宁省西南部）
领辖的顺州、威州、瑞州都有突厥部落，《旧唐书·
地理志》载：“顺州下旧领县一，户八十一，口二百一

十九。 天宝，户一千六十四，口五千一百五十七。”

刘统的博士论文《唐代的羁縻制度研究》认为顺州

是贞观四年以突厥内附的突利部落置。 又载：“威
州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 旧领县一，户七百二十

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 天宝，户六百一十一，口一

千八百六十九。”还有“瑞州旧领县一，户六十，口
三百六十五。 天宝，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

四”。 幽州（今北京、天津、河北涿州一带），自万

岁通天元年，契丹叛乱，李尽忠、孙万荣攻陷营州后，
营州都督府领诸州县部落皆内迁。 原顺州侨治幽州

城（今北京城西南），７４２ 年更名顺意郡，７５８ 年复顺

州，此后无闻。 瑞州先南迁入宋州（今河南省商丘

南），７０５ 年又北迁回至幽州广阳城（今北京房山区

良乡镇）。
其二，河东道北部诸州（今陕西省太原以北），

这一地区紧邻蒙古高原，一直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南

迁的重要住地。 云州，即定襄，也是隋时期的恒安

镇。 胡三省云：定襄即云内县之恒安镇。 按《旧唐

书·地理志二》记载，云州治所即隋代之恒安镇，贞
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于此。 据

此，胡言无误“定襄”实即恒安，唐宋人系以唐名称

隋地因而给后人造成理解上的错误，而恒安城乃为

安置内迁的万余家突厥移民而筑，否则便难以解

释何以移民安置在恒安，而城筑在朔州北之定襄。
朔州（相当于今山西朔市），大业年间，西突厥处罗

可汗率部内迁，其中一部分居于朔州之南的楼烦郡，
由特勤史大奈统领，李渊起兵时助唐反隋。代州

（今代县），也是唐代突厥降民的安置区，“初，咸亨

中，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
代等六州，谓之降户”。 贞元二年（７８６）原来居于

河曲地带的六州胡人大批迁入云州和朔州，突厥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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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河东道北部的数量明显增多。 元和以后，又有

突厥沙陀人迁入河北道的定襄川和神武川等地，唐
代晚期有六州三部落分布于河东北部的蔚、朔、忻、
代、岚、石等州。 可见于《新五代史》 “乾符五年，沙
陀破遮虏军，又破苛岚军，而唐兵数败，沙陀由此益

炽，北据蔚、朔，南侵忻、代、岚、石，至于太谷焉”。
其三，关内道之河南地，突厥启民部南下附隋，

文帝体恤，使之移居于胜、夏之间，河南之地大部分

成为突厥的游牧区。没有赋役苛税，宽松优待的政

策扶持，丰美的草场，突厥人口不断繁衍增多，隋又

在黄河北岸修筑金河城，唐代之初，突厥部落的生活

范围已经扩大到黄河以北。贞观四年，颉利被俘，
大批突厥降民被安置于河南之地，唐朝置云中、定襄

都督府，及顺、祐、化、长、北开、北宁、北抚、北安、丰
等州都督府，除顺州、丰州、祐州外，余皆在河南之

地。 云中侨置地是朔方，定襄侨置地在宁朔，皆属夏

州。 化州即北开州，治夏州德静县；长州，治夏州长

泽县；北宁州，治怀德。“贞观六年，置缘州，领突厥

降户，寄治于平高之他楼城。” （今宁夏同心县东

南）贞观十年，阿史那社尔部众内属，安置于灵

州。贞观十三年，李思摩率突厥民众约 ２０ 万北渡

黄河，河南之地的化州、长州、北宁州、北安州、北抚

州于该年废去。 唐高宗时期，咸亨年间，胜州、夏州、
灵州等都是安置突厥移民的主要地区。调露元年

后，河南地的边民叛乱并有一部分返回漠北，但仍有

相当部分留在当地。 为加强控制，唐朝在灵、夏南部

置鲁、丽、含、塞、依、契六州，称为六胡州，并选任唐

人为刺史，增强对边民的管治。 开元十年，六胡州的

移民叛乱，平定后将他们迁往河南道和江淮地区，至
开元二十六年又迁回并之宥州，后屡有废置，但基本

上没有离开河南之地。
其四，唐朝都城长安，是突厥上层贵族的主要迁

入地，如阿史那弥射、阿史那道真、郁射设、阿史那社

尔、杨我支、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这些突厥王族贵

人多举家居住长安，享受唐朝的优厚待遇，过着丰裕

的生活。 如贞观四年，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

利送于京师”， “仍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

之”。

其五，关内道之黄河以北地区，大致是今天的内

蒙古河套地区，历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

“跳板”。 可以说这里是一个有很强弹性的地带，入
居的突厥移民能够随形势变化，或者南迁黄河之南，

或者北返漠北。 隋代突厥启民部落就居住在这一

带，杨坚还为其修建了大利城和金河城以统其部

众。到隋炀帝时，大业三年北上巡察突厥居地时，
启民可汗曾专门修筑御道迎接杨广，御道南起自榆

林郡（近在黄河以南的托克托县东南） 北至其牙

帐，可见突厥启民部落长期生活在该地区。 唐太

宗时期，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该地区的云中城迁入

突厥移民 ３００ 户，还有大量的突厥降民被安置在丰

州，“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

户”。
其六，陇右道东部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是

西突厥的主要移民区。 贞观二十二年以阿史德特健

部置皋兰州就位于凉州一带。 高宗和武周时期，西
突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与其子阿史那元庆率部

众内迁，在凉州设兴昔都督府以处之。武周大足元

年（７０１），在陇右和关中一带还有一些沦为奴婢的

突厥人。开元二年（７１４）火拔部降唐，此后活动在

陇右一带，安史乱后参加镇守潼关的战斗，失败后降

于安史叛军。

参考唐代西北地区有关州府的人口数据，可以

看出在贞观、开元、天宝年间的增加情况，反映出从

突厥内迁的人口数量很大，对中原王朝的人口分布

和民族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考察贞观年间的人口

户数，京府为 ２０７６５０ 户，凤府 ２７２８２ 户，华州 １８８２３
户，灵州 ４６４０ 户，秦州 ５７２４ 户，凉州 ８２３１ 户。 开元

年间，人口户数为京府 ３６２９０９ 户，凤府 ４４５３２ 户，华
州 ３０７８７ 户，灵州 ９６０６ 户，秦州 ２５００７ 户，凉州

２６１６５ 户。 天宝年间，人口户数更有增长，京府为

３６２８２１ 户，凤府 ５８４８６ 户，华州为 ３３１８７ 户，灵州

１１４５６ 户，秦州 ２４８２７ 户，凉州 ２２４６２ 户。 京府地区

天宝年间比贞观年间增加户数十几万，户口数少的

凉州地区也有 ２ 万余户的增加。 凉州的人口有三倍

多，秦州从五千余户增加到 ２ 万余户，增长速度高达

四倍多。 这说明，从贞观到开元年间的各州户数基

本上是成倍增长，这种速度显然超出人口自然增长

的预期，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突厥控制下的人口迁

入所致，突厥内迁移民影响了唐朝边境的人口状况。
隋唐是整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内地

与突厥之间的人口迁徙频繁发生，使得各民族人口

之间互相往来越来越多，引起突厥与内地人口互迁

的原因有多种，大多数情况是由于政权争夺、军事战

争等民族利益冲突而被动迁移，还有因为天灾、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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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然环境的恶变造成大量人口的自发迁移。 突厥

内迁人口的分布从空间上东起河北道营州，西至陇

右道凉州，相当广阔。 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人口迁

徙，客观上必然带上人的文化信息符号，突厥移民的

衣食住行接受了内地文化的潜移默化。 人是社会的

细胞，个人小变化的加聚，成就社会的大变化，历史

在人口迁徙互动中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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